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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禅宗对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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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现代派诗歌深受佛禅文化影响。首先，佛禅文化提供了诗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即不假

思索、不立文字而代之以直觉、象喻、顿悟，这与西方现代派诗歌崇尚象征、隐喻一理相通。其次，佛禅文化造就了诗人独

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即万法皆空、一切随缘，如卞之琳诗歌的“理智之美”所示。最后，佛禅文化借以展开的经典意象也

为诗人大量化用，如日、月、灯、火、水等，具有哲理开悟和审美愉悦的双重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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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兴起，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诗禅互通，相得益彰。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

禅是诗家切玉刀”，指喻着诗禅互通的内在机制。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废名为代表的诗人
群体———现代派崛起于诗坛，他们的诗作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产物，在借用西方现代派诗歌火种的同时，

向中国文化传统回归，向中国艺术固有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回归，在多种艺术质素中，不难发现禅的

面影与肌理，它深化和提升着诗歌的境界，带来审美和开悟的双重愉悦。

１　禅宗直觉体悟思维方式的影响
世祖传法，迦叶微笑，这就是“悟”。可以说“悟”开启了禅的生命，禅宗的思维方式就在于妙悟、顿

悟，这是一种属于个人内心世界的神秘的精神体验，这种体验类似于艺术创作的灵感，具有不可言说、不

假逻辑分析推理的直觉性。“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艺术掌握世界与宗教掌握的方式有相通之处，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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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缺乏严格、明晰、精确的概念，不采用严密的逻辑推理进行思维。诗和禅尤其如此。禅的顿悟佛性有

似诗的审美直觉，和借助于抽象分析的理性思考无关。”［１］２３１希运禅师说：“直下便是，运念即乖，然后为

本佛”，就是要求当下顿悟。

在１９３０年代现代派诗人中，废名受佛禅濡染最深。废名出生于湖北黄梅，黄梅自隋唐以降，就是佛
教兴盛之地，五祖弘忍就是黄梅人，东山寺、五祖寺、东禅寺这些佛教之地香火不绝，废名就是在如此浓

厚的佛禅文化氛围之中生活、成长：“五祖寺是我小时候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从四祖、五祖带了喇叭、

木鱼给我们的时候，幼稚的心灵，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向往之。”［２］３４２对禅宗文化的生动的感性认识与

鲜活的情感，为以后废名禅宗思想的自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启发，更使废名开

始了对于佛禅之学的自觉的研读与修炼。

正是禅风禅理的渗入，废名的诗神秘玄奇、超逸幽深，其中《十二月十九日夜》便以浓郁的禅味广为

人道。此诗写“灯”，“灯”在佛禅里常常比喻佛法、般若智慧，借用《华严经》之语：慧灯可以破诸暗。诗

人在寂静的冬夜，与一枝照破黑暗的灯成为了知音，诗人用“高山流水”的典故来展示内心的自足自满，

表明自己的自性灯已经点燃。“身外之海”是直接借用佛禅之语，人若清明澄澈，便能鉴照万物自得自

在的本真面貌，于是万念沓来，万象纷呈，“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一系列“是”字句所叙述的，
皆是诗人心念幻想下的产物。心之空澈，是鉴照万象的海，一切法尽在自身中，“家”“日”“月”“灯”“炉

火”，尽收于心。诗的最后嘎然而止的瞬间成像———“树影”，让整首诗收于“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

荇交横，盖竹柏影”般的空明与静谧。

这首诗所依靠的正是一种非概念、非推理式的直觉，这种直觉方式触发出诗人的灵感和大规模的

想象、联想，一念三千，最终得到飞跃和彻悟。废名深耽于禅家的内心生活，常常在诗作中发兴无端、起

落无痕地表现其冥观所得，但到最后又遁入一片空无之中，《理发店》《灯》《街头》等诗作皆是诗人受日

常生活中某种机缘触发，灵感闪现，以流动的跳跃的思绪作成，禅意盎然。

戴望舒，作为现代派诗人的领袖，他的不少诗作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上也留下了禅宗影响的痕

迹。《眼》与废名的《十二月十九日夜》有异曲同工之趣，诗人将自身置于茫茫宇宙之中，在“你”——— 太

空和宇宙的眼睛的微光之下，“珠贝”“海藻”“飞鱼”“渊深的水”等纷至沓来，而“我”成了一颗欲行欲止

的彗星。诗人借用这面明镜，鉴照自己的影子，呈现出本真的面貌：“我永恒地转着，／在你永恒的周
围，／并在你之中”，并体悟到自性中那颗无所拘束的自由心灵：“我”是海，是河，上天入地，来回往返，自
由自在；“我”是动脉、静脉、血液、睫毛，无处不在。心灵的高度自由，使诗人在时空中与“宇宙”达到了

同等的永恒，人与自然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我是你，／因而我是我”。这首诗，不但有禅的直觉体悟
式的思维方式，而且表现出“我在自然之中，自然也在我之中。我与自然，不但彼此参与，更是根本的合

一”［３］２７８的禅的境界。在另一首诗《小曲》里，诗人用迦叶般的“微笑”启示我们，万象都包含在自身“心

的永恒的宇宙”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囊括在自己的心性之中。“微笑”就是诗人的了悟，“三缄其口”，

不可言喻。

卞之琳则善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感悟菩提之智。马祖道一说平常心是道，他主张在感性的

现实生活中瞬间把握自己的真如本性。真如，就是指真实而不虚妄的本心，又可以称之为佛性。在这一

瞬间，受某种机缘的触发，灵性之人往往豁然觉悟，极具突发性和不可思议性。《无题（一）》“百转千回

都不跟你讲，／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
花。”语锋所指，不待日常语言的逻辑演绎，即物见真，直接了悟，无缚无碍。

这种直觉体悟式的思维方式催生出这一类诗歌的语言风格。“以心传心”之禅对诗歌语言产生了

极强的渗透性，“禅思的语言思维逻辑无疑是最重要的‘胡说’之一，因为它完全破坏常规世界语码的规

约，拒绝概念、判断、推理、分析，它的生发都是即时的、即兴的、直觉的、不可重复的，随灵感迸发，突如其

来的，脱口而出的，随手而作的。”［４］伴随着这种思维方式而生发的语言，往往带有跳跃性甚至断裂性，

不同于常规世界的语言规律，所以现代派诗人的诗歌语言往往呈现出超越逻辑、活泼跳跃而扑朔迷离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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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禅宗圆融超脱人生态度的渗透
佛禅认为，世间一切事物自性都是具足的，具足大千世界的一切本性，即所谓的“一性圆通一切性，

一法普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就算是一粒沙尘，也是大千世界的缩影，反映宇

宙的全部信息，这就是禅宗的圆融观［５］。具体说，即要求化解一切矛盾和对立，随缘任运，达到精神超

脱的境界。现代派诗人正是采用了这种圆融超脱的心性方式来体认自然人生。

在这个层面，卞之琳的诗歌最突出。他的诗具“理智之美”，有一种智慧的圆览。佛教认为，圆相圆

满无缺，是一切形状中最美的形状，卞之琳钟爱圆形，诗歌中有很多圆形的意象，如《圆宝盒》。“我幻想

在哪儿（天河里？）／捞到了一只圆宝盒／装的是几颗珍珠／一颗晶莹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
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息”，宝盒形状是圆形的，“珍珠”、“水
银”、“雨点”皆是圆形，这些，构成全诗圆融境界的形象基础。后六句则将空间的大和小、时间的过去和

现在圆融一体：“晶莹的水银”与“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黄的灯火”与“一场华宴”，皆是佛禅“毛孔收

刹海”的例证，破除了大小之相，大与小相容相摄，消融了空间上的分别；“新鲜的雨点”与“昨夜的叹

息”，消解了时间上过去和现在的对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亦含摄于一中。所以诗人不赞成

执著于已流逝的光阴，不赞成上钟表店、古董铺去分辨时间的过往与现在，“你看我的圆宝盒，跟了我的

船顺流而行了”，颇有苏轼“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况味，表明了诗人要以一颗随缘任运、不执

著不凝滞的心，去达到与宇宙大生命合流的圆满，达到生命与精神的和谐自由［６］。

再看《断章》。诗中，“你”看“风景”，却成了“风景”，明月装饰“你”的窗子，而“你”又“装饰”了别

人的梦。天地万物之间互相参照，互相转换，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都互为主从，没有差

别，一切矛盾和对立都圆融统一在一起，正是“与天地参”的圆融境界。

时空观念一直是古今思考的主题，时空的无限和人的生命的有限的对立，引发出人类对于超越有

限，追求无限的渴望，引发出人类叩问生命的灵魂，追寻宇宙人生意义的冲动。这种思考不独卞之琳，亦

见于现代派其他诗人笔下，如废名的诗作《星》。这首诗同样摆脱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圆融了瞬间

及永恒，实现了一朝风月，万古长空：

满天的星，

颗颗说是永远的春花。

东墙上海棠花影，

簇簇说是永远的秋月。

清晨醒来是冬夜梦中的事了。

昨夜夜半的星，

清洁真如明丽的网，

疏而不失，

春花秋月也都是的，

子非鱼安知鱼。

星月是永恒的，经天纬地；春花是短暂的，瞬息韶华，花影尤甚。废名在诗中却将“星”比作“春花”，

将“花影”比作“秋月”，且都用定语“永远”修饰。以永恒之物与瞬息之物互比，听来似乎是矛盾的，但

诗人正是用圆融的心性消解了这一矛盾。佛禅说：“心包太虚，量周法界”，心之宽广无限，空间上无所

不包，时间上则无所谓来去始终，惟有当下。于是，“星”“春花”“秋月”“花影”成为诗人心中一般无二

之物，呈现出永不凋谢、永不变化的美丽。诗人于瞬间见到了永恒，刹那见到了亘古，收缩无限的时空于

方寸之心。“清晨醒来已是冬夜梦中的事了”，现实即是梦境，真实也是虚幻，现在也是过去，诗人悟后

自得其乐，不可言喻。

类似的诗作还有《灯》：“我的夜真好比一个宇宙，／无色无相，／即色即相，／沉默又就是我的声音。”
在冥思默想中，诗人摆脱了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的束缚，以自我之灵性融入万物之躯，呈现在眼前的就是

一个不二的世界，自由无碍，无有分辨，诗人的内宇宙是圆融的，世界是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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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禅认为，心性是世界的本源，慧能说“一切法尽在自身中”，“世界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

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自性本空且具足，我与万

物同源，万物与我同根，我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我的一部分。正如上述戴望舒诗歌《眼》中所说：

“而我是你，因而我是我”，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万象浑化，“以一颗自在无碍的心灵去与万物冥和，体味

自然和观照宇宙人生。”［４］这样便超越了物我、时空、有限无限的对立，真正达到了通脱无碍的境地。这

种超脱精神用古人的诗句来表达是“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是“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

相逐”，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用戴望舒的诗句来表达，是“我夜坐听风，昼眠

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用卞之琳的诗句来表达，是“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仰卧舱中随白
云变幻，／不知两岸桃花已远”。

３　禅宗空灵意象与现代派诗境营造
一切法皆是空法。禅宗主张“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讲究于相而离相，于念而离念，禅

宗的意境也是在不即不离上产生的。禅宗的空观对中国绘画、书法、文学、散文、戏剧、音乐等方面皆产

生了重要影响，在诗歌领域则形成了以空灵为美的审美标准。具体来说，空灵指的是一种在寂静、虚空、

纯净的背景下夹杂着生命灵动、活泼的艺术境界，或“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或“古木无人径，深山

何处钟”，动中有静，虚中含实，有中有无，无中有有，“空则灵气往来”，空诸一切，审美心灵处于不滞不

碍的境界，静观万物，万物皆闪耀着生命灵魂的光辉，自由、自得。这个“空”的距离使物象得以呈现出

本真的面貌。

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中国现代派诗歌展现出了虚静空灵的境界，表现这种空灵的艺术境界，“一方面

缘自形象本身的玄远、空幻、飘逸，另一方面是诗歌所蕴含的灵性、灵巧、生动活泼的意旨、趣味。”［７］由

此看来，空灵境界的形成需要两个元素：意象和意旨。但实际上，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难以分开

论述。

“水”意象是现代派诗人的共选。水，以海水、湖水、河水等形式存在，因其流转、澄澈的性质，在佛

禅里具有独特的意象内涵。儒家也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寄寓了文人恬淡、高雅的情趣，而诗

人对自然山水的亲和与勾画，也往往是内心山水的外化［８］。

“……海是夜的镜子。／思想是一个美人。／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炉火是
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

废名《十二月十九日》

“昨夜付一片轻喟，／今朝收两朵微笑，／付一枝镜花，／收一轮水月……”
卞之琳《无题四》

“从水上飘起的，／春夜的曼陀铃。……你依依地又来到我耳边低泣，／啼着那颓唐的哀怨
之音；／然后，／懒懒地，／到梦水间消歇。”

戴望舒《闻曼陀铃》

水之澄澈，使风平浪静的水面像一面巨大无垠的镜子映照万物，废名将海比作了“夜的镜子”，映射

了夜间的生机之景。卞之琳则寄意于“镜花”“水月”，万物从无中来，又终归于无。戴望舒笔下，“曼陀

铃”之声本已空灵，又是“从水上飘起”的，再懒懒地“消歇”在梦水间，其空灵、幽寂之感可谓无以复加。

“水”之外，现代派诗人共同喜爱的还有诸多幻美意象，“影”“梦”“花”“灯”等等，这些意象有浓重

的佛禅痕迹，与佛家的“六喻”相关。这些意象在他们的诗中又往往以吉光片羽、惊鸿一瞥的形式出现，

令诗歌更显玄远空灵。

“因为梦里梦见我是个镜子，沉在海里他将也是个镜子。”

（《妆台》）

“梦中我梦见水，／好像我乘着月亮似的，／慢慢我的池里长许多叶子，／慢慢我看见是一朵
莲花。” （《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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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疏远莫若拈花一笑了，／有鱼之与水，／猫不捕鱼，／又记起去年夕夜里地席上看见一只
小耗子走路…… ／我的灯又叫我听街上敲梆人。” （《灯》）

苏轼说“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心境的空明澄澈，使诗人不对外境起心，且能摄心观静。梦里

的镜子，盛开的叶子，新生的莲花，跳跃的炉火，墙上斑驳摇曳的树影，闪烁的星光，婀娜的花影，冬夜里

的声音……若不是处于虚静放空状态，怎能把万象森罗容纳于心？又怎能在地席上听见“小耗子走路”

的声音，听到敲梆人带来的梵音？在大宇宙这个无垠的空间里，万物浑然，呈现活泼、灵动的自得本性，

诗人已分不清我化作了蝶，还是蝶化作了我，完全处于天地同参，“思与境偕”的审美之境［９］。这样的诗

有一种宗教般的纯净，给人空灵、玄远、虚静之感，一如胡应麟评王维《鸟鸣涧》《辛夷坞》二诗：“读之身

世两忘，万念皆寂。”

卞之琳也常选用上述幻美意象，但似乎更钟情于“珍珠”“水银”“雨点”“泪”“白螺壳”“鸟羽”“镜

花”“水月”，这些意象纯净、空灵、轻盈，很好地承载了诗人的智思和体悟。《白螺壳》一诗藉白螺壳起

兴，这个“孔眼里不留纤尘”的白螺壳轻如“鸟羽”，却涵摄了世间种种色相，佛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

色”，“空”中自现万象。第二节“穿”字连动而出，“空”感随之而至：“你细到可以穿珠”，“风穿过，柳絮

穿过，燕子穿过象穿梭”，“楼中也许有珍本，书页给银鱼穿织”，“柳絮”“燕子”“银鱼”的穿梭往返给画

面以天然原始、活泼灵动之感。第三、四节则通过白螺壳传达的波涛声传达诗人的“彻悟”与“解脱”。

这首诗堪称“卞之琳意象”的集合。

宗白华认为，“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１０］３４７现代派诗人笔

下所用意象虚无、空灵，有禅家澈月映空溪之境，是诗人不染世尘、空心澄滤的自由心灵的物化。这样的

意象以及由此呈现的意旨玄远，空澈，灵动。

蕴含东方智慧的佛禅并没有随着中国古代史的终结而终结，而是一直存活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血

脉里，即使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的破除和革新，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现代派诗人在生命意识、宇
宙意识、心理品质及创作理念等方面仍然很难绕开这种天然的渗透和影响。他们全面突入非理性领域，

以“悟”为主要的思维线路，与禅的神秘心性体验、直觉妙悟方式一致；他们强调主体心灵的自由通脱，

自我本性的淋漓展现，与禅的万物俱由心造、一切因心而得的理念一致；他们挣脱语言桎梏，弃置理性逻

辑，制造语言迷宫，与禅的“胡说”的语言方式一致；他们钟爱虚静空灵的意象和境界，与禅的澈月映空

溪之境一致。禅———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素养融会于他们的血液，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的原动力，

也成为他们古典品格建构的重要成因。当然，思想的传承必然要顺应时代的转变，而时代的转变使得完

整地呈现禅宗的面貌已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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